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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观 应 哲 学 思 想 简 论

朱 光 甫

西方资本的侵入
,

引起了中国社会的畸形变化
。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

中国民族资本在外

国资本主义 和本国封建势力的窒压下
,

逐渐从买办资本
、

官僚资本中分离出来
。

据统计
,

至

甲午战争前的二十多年中
,

民族资本已创办了一百多个大小不同的企业
,

这些企业的绝大多

数
,

都集中在上海
、

广州
、

汉口
、

天津四个城市
。

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
,

它对于

国家的命运
、

民族的前途和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
,

势必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

从而产生出相

应的理论表现
。

而其 自身力量在沿江
、

沿海数个城市的集中
,

也有利于迅速造就一批本阶级

的哲学思想家和代言人
。

郑观应应运而出
,

成了这个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杰

出思想代表
。

郑观应的著作
,

有 《救时揭要》
、

《易言》
、

《盛世危言》 等
。

《盛世危言 》 是他 的 代表

作
, 其 中的 《道器》

、

((( 盛世危言 >自序》 等篇
,

则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
。

他 坚 决 主 张
“ 必先立议院

” ( 《 郑观应集 》 上册
.

第 3 13 页 ) ,
认为

: “
自有 议 院

,

而昏暴之

君无所施其虐
,

跋怠之臣无所擅其权
,

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
,

草野小民无所极其怨
” ( 同上

,

~ 3 12 页 )
。

这样的议院已带有权力机构的色彩
,

是洋务官僚们所未言或不敢言的
,

无疑有着重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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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这个角度看
,

可以认为
,

郑观应当是中国近代提出设立议会制的第一人
。

他在力主
“
商战

” 的基础上
,

极力推崇西方的重商思想
,

主张
“
国以商为本

” ( 同 上
,

第

693 页 )
。

他所说的
“ 商

” ,

包括了除农业之外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广泛领域
。

为了
“ 兴商务

” ,

他认为必须
“
有工翼商

” ( 同 上
,

第 。88 页 )
,

发展机器制造等业
。

他说
: “
商务 之 源

,

以制造

为急 ; 而制造之法
,

以机器为先
” ( 同上

,

第 626 页 ) 。

他还认为
,

中国如能象 日本 那 样
“ 借西

邻为先导
” ` 同 上

.

第 。91 页 )
, “
振工商以求富” ( 同 上

.

第 597 页 ) ,

那末
,

在 “
商 战 ”

方 面 日

本就不在话下
, “
驾而上之犹反手耳

” ( 同上
,

第 591 页 )
。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
,

他又是提出如下观点的第一人
,

即
: “ 治乱之源

,

富强之本
” ,

在

于使
“
人尽其才

” 、 “
地尽其利

, 、 `

物畅其流
” ( 同 士

,

第 233一 2“ 页 )
。

这个著名的观点
,

此后

一 直影响到孙中山— 毛泽东
。

郑观应的上述思想主张
,

全都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国家独立富强
、

反抗外来侵

略
、

发展资本主义的 由衷愿望
。

他不 同于地主阶级改革派魏源
、

冯桂芬等人把船坚炮利 当作

救国手段的狭隘思想
,

也克服了王韬等人的流于纷乱和空泛的变法议论
,

而是 以其哲学思想

为指导
,

把富强救国的主 张
,

重点放在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和振兴工商的经济制度上
。

于是

乎
,

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理论在维护皇权尊严的思想形式中获得了表现
,

做 出了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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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俑者的资产阶级代 言人的巨大历史功绩
。

事实上
,

此后滚滚而来的戊戍风云的思想主张
,

也并末大量地超出 《盛世危言》 的范围
。

他的思想
,

为戊戌维新运动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

“
道

”
本体的两 , 口性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

经李善兰
、

华稀芳
、

赵仲涵等科学家的翻译介绍 以 及 教 会在

中国的译书
,

致使西方近代的几何学
、

微积分
、

天文学
、

地质学
、

古典力 学 以 及 声
、

光
、

电
、

化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理论和若干社会科学知识
,

迅速而残缺不全地传入 中 国
。

梁 启 超

在 《清代学术概论》 中指出
: “
光绪间所为

`

新学家
’

者
,

欲求知识于域外
,

则以此为 枕 中

鸿秘 ; 盖
`

学问饥饿
’

至此而极矣
。 ” 正是这类理论知识

,

为当时处于饥不择食
、

冥 思 枯索

之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接受
,

欲 以构成一种
“
不中不西

、

即中即西
” 之新学派

,

成

了改造传统哲学
、

进行哲学变革的科学基础
。

在时代和阶级的要求下
,

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

代 自然 科 学 和 社 会 管 理 科 学 的吸收
,

从 事 借 用 中 国 某 些 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

哲学的尝试
,

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了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
,

为中国哲学史增添了新内容
。

本体论方面
,

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

道器》 中
,

首先提出了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

的 “
道

”
范畴

,

并把
“
道

”
归结为物质性实体

。 “
道

”
是郑观应哲学的 最 高 范 畴

。

他 认 为
“
道

”
与

“ 器 ” 的关系是相对的
。

他指 出
: “
虚中有实

,

实者道也 ; 实中有虚
,

虚者 器 也
,

( 同上
,

第243 页 )
。

r道中有器
,
器中有道

,
道与器 不能割裂 , 如果 器 变

,

则 道 亦 要 变
。

关 于
“
器

”
范畴

,

他指出
: “
西人所篇格致诸门

,

如一切汽学
、

光学
、

化学
、

数学
、

重学
、

天学
、

地学
、

电学
,

而皆不能无所依据
,

器者是也
。 ” ( 同 上

.

) 在这里
, “ 器 ” 具有了光学

、

电学
、

化学
、

重学等自然科学内容
。

那末
,

既然道中有器
,

可知这个
“
道

” 就决不会是纯粹的非物

质性实休
,

至少应当包含着关于物质结构的光
、

电
、

化
、

重等内容
。

因此
,

他把
“
道

” 的内

涵规定为物质性的
“
物理气

” 。

他吸取 了 《老子》 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模式以 及 《易 传 》 关

于变易的思想
,

指出
: “
道自虚无

,

始生一气
,

凝成太极
。

太极判而阴阳分
, … …

。

由是二生

三
,

三生万物
。

宇宙间名物理气
,

无不罗括而包举
。 ” ( 同上

.

第 241 页
.

) 又 指 出
: “
故 物由气

生
,

即器 由道出
’ , “

既 曰
`

物有本末
’ ,

岂不以道为之本
,

器为之宋乎?,, (同 上
.

)在这里
,

“
自

”
可释为自身

。

他把
“
道

”
的自身说成是

“
虚无

” ,

即世界万物运 动 变 化 的 规 律
,

把
“
道

”
与

“ 器 ”
均解释为客观实有之

“
物

” 。

同时
,

又把作为世界万物产生根 源 的
“
道

” 之

内涵规定为物质性的
“
气

, ,

而且特别指明
,

这种弥纶宇宙
“
无不罗括而包举

” 的 “
气

” ,

名

之 日 “
物理气

” 。

这种
“
物理气

, ,

与上引
“ 器 ”

范畴的 内容相联系
,

显然是具有自然科学的

光
、

电
、

力等内容的物质性实休
,

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
。

此外
,

他把
“
太极

”
说

成是由气
“
凝成

” `同上 ) 的
,

把
“
力

”
说成有

“
水之阻力

,

机之进力
” ( 同上

,

第 8 87 页 ) 等等
,

也有着一线机械力学的色彩
。

这种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本体论的近代自然科学化
,

对于人类

认识无疑是一种深化
。

从郑观应身上
,

可以看到中国哲学 由古代发展到近代的脉络
,

他 巳跨

进了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门槛
。

虽然
,

郑观应把
“
物理气

”
规定为

“
道

” 的内涵
,

可是
,

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
“
中

”

作了非科学的抽象
,

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
“
中

”
也规定为

“
道

” 的内涵
。

他 说
: “
老子 云

:

`

无名
,

天地之始
;
有名

,

万物之母
。 ’

无名者
, `

喜怒哀乐之未发
,

谓之中 也
, ;

有 名者
,

`

发而皆中节
,

谓之和也
。 ’ ” ( 同 上

.

第 2 41 拭 ) 又说
: “
盖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

,

天地 有 中
,

人

亦同具
。 ” ( 同上 ) “ 《大学》 云 : `

止〔于 〕至善
。 ’

止此 中 也
。 ” ( 刀上

.

第 241 一 242 页) “ 《易
·

系



辞》 云 : ` “ 成性存存
,

道义之门
。 ’

存此中也
。 ” ( 同上

.

第 2妊页 )
。

就这样
, “
中

”
不仅成了

“
夭地

之始
”
的本原

,

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 “
中

” 的涵义
,

就是 “
喜怒 哀 乐之未

发
, ,

就是
“
性

” ,

也就是 “
善

” 。

这样的道德伦理化的
“
中

” ,

显然是精神性的实体
。

这也表

明
,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迟缓和 自然科学的还不发达
,

因而郑观应的哲学变革还深

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而难于 自拔
口

可见
,

郑观应的
“
道

”
兼有物质和精神自相矛盾的两重属性

。

从人类理论思维的进程来

看
,

由于这个
“
道

” 带 有 近 代 自然科学的成份
,

因而比前人有所突破
。

但从资产阶级哲学

发展圆圈来看
,

由于这个
“
道

” 的两重属性
,

又说明还处于 初级阶段
。

他试图从 具 体实 物

(器 ) 的多样性和变化性抽象出统一的
“
物理气

” 的 “
道

”
来

,

其出发点无疑是唯物的
。

但

由于他不能区分物质与精神
,

因而也就不能把具有某些机械唯物主义特点的自然 观 贯 彻 到

底
,

终于使
“
道

” 的抽象又成为精神性的
“
中

” ,

其归宿点又陷入了唯心主义
。

郑观应世界观

中这种矛盾性格
,

恰好是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资产阶级在现实斗争中极端软弱的思想反映
。

“
名 .lJ 其实

” 、

行而后知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方面
,

郑观应对我国传统的名实关系
、

知行关系等理论
,

赋予了西学的内容
,

作出了新的贡献
。

在名实关系上
,

他反 对
“
务虚名而不求实效

” ,

指出
: “
彼西人笑我士大夫不识时务

,

凡

创一事属新法者
,

虽有利于国
,

往往阻于泥古之士似是而非之说夕务虚名而不求实效
。 ” ( 同上

第 2 3 7页 ) 因而
,

他主张凡事都要
“
各擅所长

,

名副其实
。 ” (向上

,

第 234 页少这 里 的 “
名

”
是指

“ 新法 ” 之 “
名

” , “

实
”
是指

“
新法

” 之 “
实

” ,

从而使 名实这对范畴
,

具有 突 破传统的意

义
。

他关于名称应当符合事物实际情况的观点
,

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在 名实观上的具体贯彻
。

那末
,

如何做到
“ 名副其实

” 呢 ? 郑观应通过对传统的知行观作了新的阐发
,

回答了这

一问题
。

他主张学 以 致 用 ,
行 而 后 知

。

他 自称
: “
学西文

,

涉重洋
,

日与彼都人士交接
,

察其习尚
,

访其政教
,
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 由

。

乃知其治乱之源
,

富强之木
” ( 同 上

.

第

2 33页 )
。

他对
“

中西利病情形
” 的认识

,

是 “
或得自阅历中来

,

或闻自中外友朋
,

或辑自近

人论说
。 ” ( 同 上

,

第 2 3了页 ) 在他看来
,

认识是来源于直接经验和 间接经验
,

来源 于 感官所能

感觉到的客观实际
。

同时
,

他还转引张靖达的话说
: “ 谋定而后动

” (同上
.

第2 34 页 )
。 “
谋

” 即

思考
,

属于理性认识范围
。

总之
,

他认为只有在行的基础上获得的知
, 在指导行时才 会取得

实效
。

就治病说
,

人 “
有体质之病

、

有功用之病
、

有体质功用相兼之病
” ,

医生
“ 必先 细 心

认明
,

方能施治 ” ( 同上
,

第156 页 )
。

就商务说
, “
商务一端必须统筹全局

,

果有把握而后可行 ",

否则 “ 必至一撅不振
” (同上

,

第 。1D 一。11 页 )
。

他把 “ 知 ” 的范围扩大到西医等西学
,

对 “ 行 ”

的涵义也赋予了近代工商业活动等新内容
。

尽管郑观应对传统的知行等范畴赋予了西学的内容
,

但应 当看到
,

他在认识论方面还存

在着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论证
,

从这个角度看
,

也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哲 学 的 不 成熟性
。

“ 西学化为中学
” 的发展观与

“
器可变

,

道不可变
” 的形而上学的矛盾

在发展观方面
,

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 及常与变等问题
。

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
,

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
,

2’’ 巧夺天工
” ( 同

_

:
.

第” 。页)
, “ 以



人事补天土
,

役天工于人事
” ( 司上

,

第4 8 1页 ) ,

人 也可仿行西法
,

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
。

关子

改造社会
,

他指出 : “
有治法必须有治人

。 ” 〔同 上
.

第 59 6页 ) 只有 “ 人才辈出
” ( 同

_

曰
, “ 主

治得人
” ( 同 上

,

第 9 32 页 ) ,

中国才能
`

旧 臻富强 ” ( 同上
,

第 5 96 页 〕
。

可见
,

要做到对客观现

实的改造
,

他认为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

对此
,

他本人是深有体会的
。

名扬中外的 《盛

世危言》 之得以问世
,

正是他本着
“ 欲使天下人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

,

勿为外人所侮
” 的殷

切愿望
,

花费了数十年的岁月
, “
不惮心力交瘁

,

不顾忌讳
” ( 同 上

,

第 257 页 ,的辛 勤 努力才

告完成的
。

郑观应这种富于进取的精神
,

正是新兴资产阶级革命积极性的鲜明写照
。

在常 与变的问题上
,

他指 出
: “
千古无不敝之政

,

亦无不变之法
。 ” ( 同 上

,

第 3 01 页 ) 从世

界历史看
, “ 世界由戈猎变而为耕牧

,

耕牧变而为格致
,

此 固世运之迁移
,

而天 地 自然之理

也
。 ” ( 同上

,

第 4 81 页 } 从列国现状看
, “
彼 (东西各国 ) 崇新而强

,

我泥 古 而弱
。 ” ( 同上

.

第

“ 6 页 〕他的结论是
:

我国欲自强
,

则非
“ 取俄

、

日
、

普变法之成 案
,

实力仿行不可
”

( 同上 ) ,

只要 “

崇新
”
而不

“
泥古

, , “
弱 ” 就可以转化为

“ 强
” 。

在上述对历史以及现状的坚实论证的基础上
,

郑观应提出了
“ 以 西学化为中学

,

不 及十

年
,

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领顽
” ( 同 上

,

第 301 页 ) 的命 题
。

这个所谓
“
以西学 化 为 中 学

” 的

“
西学

” ,

用他在 18 8 4 年所阐述的话说
,

就是
“ 西人立国之本

,

体用 兼厄备
” (同上

.

第967 页 )
。

所谓
“
体 ,, 是指 “

育才于书院
,

论政于议院
” 的文化科学和民主代议制度

,

所谓
“ 用 ”

是指

“ 制器械
、

铁路
、

电线
” r 局上 〕等物质文明

。

他认为对于西方各国的体用
,

中国不应当象洋

务派所主张的那样
“
遗其体效其用

” ,

否则就会
“
事多扦格

,

难臻富强
。 ” ( 同上 ) 也即是说

,

西

方既有值得学习之
“ 用 ” ,

也有值得学习之
“
体

, 。

郑观应提出
“ 以西学化为中学

” 的这个命

题
,

无非是为了实现中西融合
,

同一 体用
,

迅速达到彼此强弱不相上下的 目 的
。

从 实质上

看
,

他所力主的
“
议院

”
等政治制度定会破坏封建的传统之

“
道

” , “

铁路
、

电线
”
等物质力

量也必将带来一个新的世界
,

中国的社会制度必定会发生质的变化
。

可以说
,

他关于
“ 西学

化为中学
” 的命题

,

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
,

至少具有质变的因素
。

在他稍前或同时

的一批资产阶 级思想家中
,

他们在发展观上的共同特征是只承认渐变而否 定 突 变
。

例 如王

韬
,

他说
: “
天 时有寒暑而不能骤更

,

火炭有冷暖而不能立异
,

则变亦非一时之所 能 也
,

要

之在人而已矣里尽人事以听天心
,

则请决之以百年 ” f 《 技园文录外编
·

变法 》 )
。

薛福成也说
:

“
取西人器数之学

,

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 ( 《 筹洋当议

.

变 法习
。

与之相较
,

郑观应

这个颇具远见的命题
,

显然是高出一筹 的
。

应当说
,

郑观应的这些思想都是可贵的
。

如果他的发展观仅是到此为止的话
,

那末
,

无

疑具有着辩证法的性质
。

但是
,

问题并没有到此归结
。

他最终还是肯定了
“ 器可变

,

道不可

变
” ( 《 郑观应集 》 上册

,

第240 页 ) ,
从而在方法论上不能不陷入形而上学

。

他说
: “
我变者 乃富强

之术
,

非孔孟三纲五常之道也
。 ” ( 同上

.

第3 86 页〕 “
中学其本也

,

西学其末也
。 ” (同上

,

第2了6页 ,

“
道为本

,

器为末
,

器可变
,

道不可变
。 ” f 同

_

L
,

第 2 40 页 〕据此
,

他论述了 世 界 历 史 的 发

展
,

认为存在着一条
“
直可操券而 卜之 ” ( 同 上

,

第 2 43 页 ) 的规律
,

即
:

由约 而 博
、 “ 由博而

约
” ( 同上 )

。

这里的
“
博

”
是指

“ 器
” ,

而
“ 约 ”

是指
“
道

” ,

即所谓
“ 一语 已足包性命之原

,

通天人之故
,

道者是也
。 ” ( 同上 ) 他把一切都包括在

“
道

” 的封闭体系之内
,

道就 是 绝对真

理
,

于是也就无所谓发展了
。

总之
,

郑观应 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
,

而又歪 曲突变的渐变论
。

这是资

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
,

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
。

它反



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在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中
,

包含有联 系
、

发展的思想特点
。

郑观应在发展观

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归结
,

是和他在本体论中关于
“
中

”
道的思想分不开的

。

郑观应哲学的历史地位

不成熟的阶 级产生了不成熟的世界观
。

郑观应哲学明显地具有矛盾的特征
,

缺乏理论深

度和彻底性
。

他的唯物论思想特征
,

主要是采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物质观
,

把世界的本原特

名之日
“
物理气

” 。

但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
,

世界的本原又被他赋予了
“

中
”
的内涵

,

最终滑向了客观唯心主义
。

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特征
,

主要表现在渐变论方面
。

这种渐变论

是形而上学的特殊形态
,

在形而上学倾向中包含有发展的思想
。

郑观应的哲学思想
,

是在承

受了历来上朴素唯物主义优秀传统的影响下
,

尽量地吸取了西学的成就
,

对道器
、

体用
、

本

末
、

知行
、

常变等范畴作了新的探讨
,

在 自然观
、

知行 观和发展观诸方面开拓了新的领域
,

给 当时的思想界带入了一种新鲜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

从而触动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
,

影响了十九世纪末期一代人的新觉醒
。

就哲学史 而论
,

似可说
,

郑观应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的开端
,

在中国近代

哲学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
。

在本体论上
,

郑观应首先提出了带有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最高

范畴
“
道

” 。

这个作为世界本原的
“
道

, ,

包涵有
“
物理气

” 和 “
中

” 的两 重 属 性
。

中 经严

复
,

他把
“
气

” 即 “
最清气名伊 脱 ( E t h e r ) 者

” ( 《 天演论
4

真幻》 按语 )
,

也就是 物 理 学上

的 “ 以太
” ,

作为世界的本原
,

从而否定了郑观应
“
道

”
所包涵的

“
中

” 的属性
。

孙 中 山对

此进行了总结
,

把
“
太极 (此用以译西 名

`

伊太
’

也 )), ( 《 孙中山选集 》 .

第 16 6页 )看作 是 世界

的本原
,

指出
“
地球本来是气休

,

和太阳本来是一休的
” ( 同 上

,

第 6” 页 )
,

坚持了唯物主义

一元论的
“ 以太— 气体

”
说

。

在知行观上
,

郑观应在予知
、

行范畴以西学内容的基础上
,

主张学以 致用
,

行而后知
。

中经谭嗣同
,

他片面地提出了
“
贵知不贵行

” ( 《 谭嗣同全集
, .

第 s6

页 ) 的命题
,

从而否定了行而后知的观点
。

对此
,

孙中山坚持了
“
学而后知

” ` 《 孙中山选集 , ,

第 2 页 ) 的反映论
,

主张行在知先
,

行是检验知的标准
。

他的
“ 以行而求知

,

因 知 以 进 行
”

( 同上
,

第 场。 页〕的命题
,

达到了资产阶级哲学在知行观上所能达到的时代最高峰
。

在发展观

上
,

郑观应在形而上学的倾向中
,

包含有辩证法的思想或因素
。

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

发
,

认为人可以
“ 巧夺天工

, ,

主张 “ 以人事补天工
,

役天工于人事
” 。

同时
,

提出
“ 以西学

化为中学
” 的观点

,

具有承认突变的意义
。

对此
,

严复则断言
“
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

” ( 《 群

学肄言 , )
、 “
万物皆渐而无顿

” ( 《 政治讲义 》 )
,

否定了突变
。

康有为后期
,

也同严 复一 样
,

认为进化
“
实难跟等

” 〔 《 法国革 命史 论 》 ) ,

以此反对革命
。

孙中山则又予 以 了 总 结
,

强调

“ 人为的力量
,

可以巧夺天工
,

所谓人事胜天
” f 《 孙中山选集 》

.

第 630 页 )
,

主张革命行动可以

加速社会历史的进程
,

指出所谓
“
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

,

不能跟等而 为共 和
” “ 此说

亦谬
” ( 同上

,

第了3页 )
,

认为
“
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

。

… … 十年
、

二十年之后
,

不难举西

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

即或胜之焉
,

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 ( 同上

,

第72 页 )
,

从而肯定了郑观应的
“ 以西学化为中学

”
等命题的合理成份

,

并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

这也是他比前人进步的

地方
。

如果说
,

列宁在 《谈谈辩证法问题》 一文中
,

把从文艺复兴到近代的哲学发展列举了

三个圆圈
,

其中的第二个圆圈是
:

霍尔巴赫—
贝克莱

、

休漠
、

康德— 黑格尔
。

那末
,

中

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发展
,

也该存在着一个圆圈
,

这个圆圈就是
:

郑观应— 严复
、

康有为
、

谭嗣同一一孙中山
。


